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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界观点杂谈

“善”待国际交流，“诚”就翻译腔之美

冯  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翻译为国际交流而生，翻译腔自译事起始便成为了挥之不去的客观存在。无论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

争”，还是近、现代的直译与意译之争；无论是输入翻译带来的汉语欧化，还是中华文化外译颇受关注的中式英语与中

国英语之辩，实际上都涉及了翻译腔问题，只不过并未假以翻译腔之名罢了。

一、对翻译腔认识的转变

译界最初对翻译腔的认知是负面的，认为是译

者受能力和源语形式所限产生的不符合目的语规范

的译文，是译者精炼本领需要克服的顽症。随着翻译

研究的语文学路径、语言学路径逐渐转向文化路径、

社会学路径等新的探索，不断发掘出译文产出背后的

诸多操控因素，学者对翻译腔开始有了新的认知。不

仅将翻译腔归因为语言差异，也认识到认知差异、审

美差异、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以及翻译目的等因素

都会带来影响。译学家罗宾逊（Robinson）、韦努蒂

（Venuti）等人都纷纷质疑将翻译腔等同劣质翻译，

翻译腔因此也有了消极与积极、低级与高级之分。

确实，翻译腔虽饱受诟病，却也有为人喜闻

乐见的一面。且不说佛经翻译中不少梵语的音译、

直译或是为了祈祷甚至实施神咒之功，清末民初，

因大众对舶来品的喜爱，模仿并放大西文语言特点

的伪译作品不断问世。但凡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

鲁迅倡导的直译之风更被视作个人借翻译进行汉语

改造、文化更新的政治佳话。近年来文学翻译中支

持翻译腔之声亦不在少数。即便当下，在中国经济

发展、文化自信的背景下，模仿西文表达的文学创

新尝试时有发生；纵是老百姓也耳濡目染，常调侃

“来段译制腔给老爹打电话”。语言的发展，历经

优胜劣汰，一些翻译腔得以留存，已然欧化生长在

我们的语言系统中。而我们的给力（gelivable）、

加油（add oil）、好好学习、天天向上（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等中式英文表达也被《牛津英语

词典》所收录，中国文化特有的物质、精神、制度

文化词汇和表达在国际交往中也开始树立起自己独

特的身影。这些使用中的翻译腔无不见证了文化的

交融。

最近的一些研究，尤其是语料库翻译学的翻译

共性研究都显示机器能自动并且准确识别和区分翻

译文本与原文本或直接用源语或译语创作的文本，

支持了颇受争议的翻译腔是独立存在的第三种语言

（the third code）的观点（Frawley，2000），这也与

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所提出的文化交流存在第三

空间（the third space）以及译学家皮姆提出的译者

双文化特征当属第三种文化的观点不谋而合。学界

对翻译腔研究的重点已经逐步从负面认知转向到中

性认知，翻译腔于是有了非负面的中性定义：受源

语影响而产生的译文结果。

二、翻译腔是一种中间体

无论是第三种语言、第三种空间还是第三种文

化，在国际交流中，译者由于需要面对语言、文化、

审美与社会规约以及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各种差异，

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会偏离以两种语言为母语直接

写作的作品。鉴于此，翻译产出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一种中间存在。这与中介语理论将二语习得者使用

的外语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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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翻译腔的研究与中介语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毕

竟，译者在母语与非母语之间的转换，无论是理解还

是表达过程都牵涉到非母语的习得。有学者认为直接

翻译表示译入母语，不会产生中介语，而逆向翻译才

既带有翻译腔又带有中介语的特点（乐明，2021）。

这种区分不无道理，中介语和翻译腔在一定范围内确

有交叉，应依据研究目的划定范围。但是，倘若坚持

要看翻译腔的全貌，考察源语对译语的影响机制以及

翻译行为的普遍规律，自然无论何种语对、何种方向

的翻译都可以包括进来。

译文的中间体属性使得翻译文学同本土文学、

外国文学区分开来，以独有的身份与这两者并置共

存，彰显出语言表达的生命力和文学创造的无限可

能。同样，在对外传递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中国英

语（China English）与中式英语（Chinglish）也得以

区分开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要表达中国独有的思

想和事物，在遵循规范英语的同时，词汇、句式、

谋篇布局等方面必然会带有某些汉语语言和文化的

特征。而那些因英语水平有限，模仿汉语规则和习

惯而产生的不合英语语法或文化习惯的蹩脚英语，

则被称之为中式英语。中国英语，虽没有将英文作

为官方语言而成为制度化的变体，但其在国际交流

中基于使用、基于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思维，成

为了使用型的变体。同样的原文，我们常可见从中

式英语到中国英语的不同层级的表达。

综上，所有的译文都可以视作是基于源语和目

的语创作之间的中间体。翻译腔既是译文的一部

分，也会继承其中间体不稳定的性质，在该区间内

存在合理和不合理的空间、高级和低级的表现、积

极和消极的影响。

三、积极翻译腔保留的异质价值

积极的翻译腔往往是译者有意为之，体现的是

对他国语言表达、认知体系、思维方式、价值观等

异质价值的识别、接纳与尊重。在追求人类命运共

同体所指向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中，翻译是各种异质价值博

弈的舞台，无不体现出各种差异的冲突和调和。比

如，文学翻译中，积极翻译腔多保留的是相对目的

语文化而言具有创造性的美学或诗学价值；注重知

识和信息交流的科技翻译中，积极翻译腔多出现在

不能被现有知识体系同化的新领域；文化翻译中，

积极翻译腔多折射出弱势文化争取生存空间对抗强

势文化的努力；学术翻译中，积极翻译腔多坚守的

是一国学术的不同路径和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政

治翻译中，积极翻译腔多引导的是他国对本国制度

以及意识形态的深入理解而非表层接触。

面对这些异质内容，人类的态度无非几种：厌恶

规避、喜欢接纳或者漠不关心。接收国文化系统对异

质内容的态度，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是不断面对新

变化、新事物做出反应，以达到系统的自我调试、自

我修复，并在一定时期内趋于稳定。各异质内容所对

应的社会子系统会根据主流规范对其进行甄别，并相

应采取排斥、适应、接受或再造等操作。因此，译者

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应本着文化平等的原则，秉着

专业的精神，不仅应敏感地识别这些差异，同时还应

当审时度势，考察这些差异对于目的语文化生态是正

向还是负面的影响，使这些差异真正成为保护文化生

态的异质价值，为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做出贡献。

四、“善”待国际交流，“诚”就
翻译腔之美

翻译腔能否被赋予合理存在的空间，关键在于

“度”。译者作为翻译工作的主体和文化的传播

者，需要对这个“度”加以把握。

首先，“善”待国际交流。当源语蕴含的异质价

值与译者自身的认知图式发生碰撞时，译者应敏锐察

觉异质成分的存在，在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在

不影响本土文化生态，甚至是改良本土文化的善的前

提下，打破文化偏见，对异质价值进行有意的、有度

的保留。译者应在翻译伦理的指导下，妥善处理文本

内外所涉及的社会关系，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

善只是第一步，还需要译者的真诚。真诚体现

的是译者为了善之目的所作的、真诚的努力。高层

次的翻译腔需要创造有度，以不破坏基本语法句法

为限，创造出能为目的语所接受、具有积极意义的

翻译腔，这才是高级境界的兼容并蓄。真诚的译者

会为了一个难题，哪怕踌躇数日，亦不放弃。

译事之难在于差异的弥合，需要译者以善攒起

勇气，以真诚去做努力，甘冒违反现有语言规范的风

险，创造性地将异质价值与本土文化对接。如此的翻

译腔，真正地凝结了翻译的光环和价值，催化了文化

多样性在不同语言中的滋长，这是翻译之美，也是积

极翻译腔应当追寻的翻译腔之美。不仅包含了本土语

言借翻译腔之美的创新和精进，也有中国英语/外语

借翻译腔之美传递的中华智慧、文明和文化自信！


